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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緣》 

  

雲喬和慧美倩倩的彎著腰撿拾傳單，想像路過的男士們全望向自己。風很大，傳

單被吹颳四處，街上人來人往，慌亂之中，他們仍然矜持優雅的低腰、撿拾、整理。

優雅是一回事，傳單飛再遠也得奮力追回來，雖然傳單一張不過零點六塊，印製花自

己的錢，公司反正每個月給兩千塊雜支費，省下來就是荷包裡的，不追白不追。 

  

兩個人大學時代便相依為命，到現在，不但工作在一起，也住到一起了。 

  

兩人本來不熟，大學混一陣，風評各自都不大好。大二那年，傳播理論課堂上要

分組報告。這門課是必修，選上加簽的人加起來總共一百五六十個，十多個人一組、

每組半小時，報告下來也要花掉四五週。課程本身倒是不難，點名有到、報告有做，

反正上進的學生自會把握。這門課是各傳播學院研究所第一重要必考科目，台上教授

化名在研究所補習班開課，兩個月的密集課程要價三萬。 

  

開學第二週，加退選差不多定下，同屆的人不費吹灰之力都找好組別，兩人這邊

拉個去年被當掉重修的學長、那裏撿一個外系旁聽的學弟、湊上輔系幾個、班上幾

個，還有個四十多歲、每個禮拜請假來聽課的上班族大叔，總算拼出一組。課堂後，

助教高聲問說：「還有誰沒找到組別的？請過來這裡登記！」他們看著圍在助教旁顧

盼的幾個，暗自慶幸，慶幸完又嘲笑人。 

  

他們自此便碰頭了，幾次對談甚歡，只恨晚相熟。天天膩在一起，有時候隨便拉

個什麼人一起吃飯聊天，三人成虎，算是有點聲勢。 

  

他們湊著最喜歡講人是非，遇到有點嬌羞招展的男生就逼人出櫃、選修過課程的

教授們從來被批得體無完膚，系上活動從啦啦隊到系排系籃一概被他們蔑視，然而，

最常被兩人提及的，仍是同班那群蕩婦。 

  

這些蕩婦多半自極好的高中畢業，高中時就是熱舞社或熱音社的風雲人物，到高

三稍微努力一下，進到國立大學的傳播科系，算是給家裡個交代。兩人看他們不順

眼，對方有點動作就指點到齜牙裂嘴，說人家現在貪圖享樂，將來必定老大徒傷悲，

殊不知，眾人活到了三十出頭的這些年，慧美雲喬在寒風中發傳單，而那批人要不是

當上主播、要不是嫁入豪門，約著喝下午茶逛街的時候，從來沒談起班上有這兩號苦

角。 

  

雲喬是個過分的瘦子，一雙三角眼時時刻刻掛著黑圈，雙頰凹陷得不可思議，笑

起來像拍照時勉強露出缺牙的難民，面無表情時就是個哀怨短命的寡婦。她從小到大

努力唸書才考到這裡來的，少女時期，唸書唸到常忘記吃飯、背文章時愛扯頭髮，扯

下頭髮時的疼痛讓她產生一種快感，覺得那是自己努力的證明，懸梁刺股差不多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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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意思。到進了大學，她猛然發現自己的髮量稀疏，僅剩的頭髮留長拉過才能勉

強蓋住發白的頭皮。她本以為大學能夠好好玩、談場戀愛什麼的，混過一年，才明白

自己根本不是玩的料，要玩得花時間花錢，還要有人找；而她沒時間、沒錢、也從來

沒人找。 

  

相較起來，慧美的臉色溫潤許多。她的身材很是有料，站在特價花車前看著其他

人爭搶小罩杯的內衣時，有種傲視群雌的感覺。她渾身上下都能以圓潤兩字概括，除

胸前山壑外，怎麼餓也減不掉的肚子、遺傳自母親的大臀粗腿、以及與父親一般的矮

小身材，她因此對父母親頗為怨恨，似乎兩方基因的不良全堆到她身上。然而，捧著

自己的大胸時，她卻又不感謝誰了，只把這當做自己應得。 

  

兩人都從沒談過戀愛，從小到大自是有喜歡的男生，可惜口味過於大眾化，愛慕

的要不是白馬王子、要不就是籃球隊隊長一類；身邊也有些還可以的同學，人家或者

對他們多講兩句話，似乎開始有點意思，兩人架子端出來，嚇跑別人，才懊悔著覺得

可惜。這麼循循環環，處女的矜持是光環也是自卑，兩人卻從來不談，尤其是對彼

此，那是佛地魔，是他們與蕩婦的區別。 

  

傳播學院到大三開始選系，兩人共同選了廣電系。 

  

雲喬本來想走新聞業，她國中時期便開始幻想自己能坐上主播台報新聞，閒暇時

間與網友粉絲互動，說不定過兩年被相中，半腳踏進演藝圈客串個電影什麼的。「當

然，我的主業還是新聞播報，」到時，她會對娛樂線的記者們這麼講，「這只是導演

好朋友的邀約，我就想說來增加一下人生的經驗，留個紀念。」 

  

她看不起娛樂線記者，雖然自己是準時盯著娛樂百分百和康熙來了長大的人。 

  

分系初選名單出來的時候，她看了看新聞系和廣告系那邊，突然覺得這兩個系的

同學們張牙舞爪，蕩婦群之外，還有幾個從前些微的排擠過自己，一次期中考前，某

個人來跟她借筆記，她冷冷的諷刺說：「早八的課，很難起床喔。」 

  

「平常吃香喝辣也沒有約我，貪睡是自己的事，要考試了才來抱大腿，憑什麼？

這種人，出社會就知道了。」到真的出了社會，她才明白人脈比讀書重要百倍，職缺

機會一個牽一個，每個同學都進到大公司，就是牽不到她。 

  

雲喬思考半天，覺得反正機會是自己找的，不是才聽說科技業近來幾年很愛用文

組的畢業生嗎？說文組畢業生更有科技業缺乏的人文情懷，有助於品牌形象。 

  

「都在同一個圈子，」雲喬想，「只要進到電視台工作，要被發掘還不難？國小

國中，我哪次朗讀比賽沒得獎？哪個老師不喜歡我？」 



3 

  

也是。老師們喜歡的、朗讀比賽得獎的，往往都是班上最不受歡迎的一個。 

  

慧美則篤定的選擇了廣電系，她一早便想進公關業，「我的英文很有優勢，」她

說，「我學測考十五級分。英文很重要啊，我大四就要考托福，現在正在問補習班，

唉喔，真的很貴耶，八週的課要一萬多，每天都要下山到公館去上課，唉，也沒有比

較近的。」 

  

考托福是為了出國唸書，她家裡本沒那個錢供她，自己也還沒優秀到申請獎學金

的地步，拿到個九十二分的托福成績，花了一萬多塊，兩年過去，成績過期，她還不

時拿出來講。 

  

畢業之後，慧美進入廣告公司，在企劃部當助理，起薪兩萬三，扣掉勞健保、加

上出差加班費，林林總總，旺季時一個月可以實領到三萬。慧美是獨生女，爸媽都在

親戚開的塑膠射出工廠上班，幫忙製模搬貨，外頭一個賣到七八百塊的航海王埃諷果

凍膠套，在工廠裡成本不到十元，一分鐘內就產出好幾個。兩老對於女兒的薪資十分

不滿意；大學畢業，還是鼎鼎有名的國立黨校，出來領的錢竟跟鄉下地方違法排放汙

水的工廠員工不相上下。 

 

台北租房吃穿都貴，難得回來一趟，慧美便擔著家裡自種的蔬菜瓜果北上。吸食

工廠排遺長大的蔬菜瓜果擠在行李箱中，逢年過節收假前，慧美艱難的拎上火車，經

過台中到桃園一段時，旅客暴量的擠上來，看似台灣人的，她就露出笑容碎碎唸說：

「不好意思啊，我行李比較大。」遇到成群上車的外籍勞工，她眉頭深深皺著，嫌人

吵、嫌人香水刺鼻臭。若是年輕白種男人，背包客那種，慧美會主動跟人用英文攀

談，問人家哪裡來、來多久了、教人說台灣什麼好吃、哪裡好玩。人家到站前就面命

提醒著，下車時扯著嗓子叫說，這裡有人要過、大家幫幫忙；站在車上往窗外看，外

國人對她搖搖手，她微感悵然，心想，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慧美在企劃部待了兩年，月薪穩定上升到每月實領三萬五，有天，她陡然覺得這

樣日日看廠商臉色、跑場辦活動時天荒地老加班的日子實在沒什麼前途。大學畢業以

來，她每天練聽英文，早起一小時的 ICRT 跟晚間的康熙來了同是必須的功課，但走

到工作場合上，臉拉得夠低，幫忙訂便當跑腿買煙，請謝謝對不起都夠了，英文從來

就只是拿來聽懂明日早上的 ICRT。 

  

年紀也有點，二十四歲要過到二十五歲，二十五歲的女人，在她看來，感情空著

的，要不是開始凋零、要不就是開出點韻味。她深信自己絕對是非常有韻味的，憑自

己出眾的英文能力和韻味，被困在這小小的公司裡做這些瑣碎的工作，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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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美因此決斷的辭職，去澳洲放逐一趟。父母親碎唸過幾回，她以青少年式的賭

氣與消失回應；雙親別無他法，氣完還是擔心，臨出國前分別瞞著老伴匯幾萬塊給

她。就這麼一個女兒，這些早晚是她的。 

  

人家去澳洲是打工遊學，慧美仗著自己工作過兩年，存款有底，先找間語言學校

待著，騎驢找馬的心態。哪知道澳洲的花費竟是那麼高，一瓶汽水台幣八十多塊，三

餐煮下來也要好幾百，住宿那更是貴得不像話，她問了間三人共用廚房客廳的獨立套

房，每月的房租要高過她在台灣的薪水。再加上語言學校的費用，本來是去上學，沒

兩個月，休學辦完，拿回不到三分之一的學費，認份的開始找工作。 

  

去的時候打工遊學熱剛上來，慧美很快進到一間中式餐館當服務生，負責帶位、

點菜和端盤子。放眼望去，只要被稱作年輕人的都比她年輕，不是年輕人的都資深她

許多。她覺得自己來得晚，悔悔恨恨，怎麼過去的大好時光全浪費在無用的大學課程

上？ 

  

去到半年，總算交個男友，也是台灣人，也去打工度假的，在屠宰工廠分裝內

臟，年紀輕輕，全身毛卻一頭禿、每日回來一身腥。初嚐禁果有點失望，不過也算上

一筆，接下來就是結婚生子生病死亡之類，再往上爬、再往下墜，人生大事莫過於

此。一年後她先回台灣，遠距離視訊沒兩個月就分手，男方另結新歡。青春正盛精蟲

衝腦，人不在、人情自然難在。 

  

分手兩個禮拜內，慧美待在房裡哭哭醒醒，不吃不喝演給自己看。兩老在外頭懇

求慰問，她換過一種口氣，惡狠狠的嫌煩；到臉書上，她一逕狂轉失戀文、勵志文晒

心碎洗版，每日十數則，按讚一兩個。 

  

有天半夜，她看完一篇女人要有錢、單身也幸福的網路文章，彷彿清醒過來，明

白這場失貞的初戀從頭到尾都只是自我證明的形式主義，隔日一早她在臉書發了篇千

字長文，昭告天下力圖振作，同時聯絡雲喬，表明要一同租屋。「記得我們的約定

嗎？」慧美寫信給雲喬說，「有機會一定要再當室友。現在，我要回台北了。」 

 

 

一個月後，慧美北上定居、回到原本的公司上班，做回同一份工作，再半年，更

把雲喬也引介入自己公司去。出國一趟，慧美不論在薪水、見識、職位、脾氣或人脈

上，都半點長進也沒有，不過就是老了年歲，多點她半杜撰的外國奇遇故事講給不耐

的人聽而已。 

  

雲喬一直進不了電視台，幾年間在各大小影視製作公司流轉，靠著政府補助的企

劃案領人事費。監製們拿著藝術創作者的帽子扣在員工頭上，給出的薪水極低。她一

下要打企劃、一下要送件、一下要忙拍片、一下要當導演或藝人助理，包山包海，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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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時連健保費都繳不出來。有次，她幫一位導演拍戲，導演請來大學同班蕩婦群中的

一人客串。那個蕩婦在當主播，又拍到電影，那天太陽熱辣辣的，雲喬舉著板子站整

個下午，悶得要暈過去還堅持戴著口罩。自己從小的願望被別人輕而易舉的實現，昔

日同窗近在咫尺，看到的風景卻是截然不同的。 

  

這天傍晚，慧美雲喬回到攤位內，數著今日掙得的問卷數。他們正幫一間網路婚

配公司推廣平台，看到貌似適婚年齡的男女，就衝上去塞傳單、逼人留資料。兩人已

經慣於失敗，在厭惡的嘖聲中，兩人模範生般的自尊越來越低，低到終於遇見有認識

的人，那人關心起，好心填寫問卷，要他們加油，說改天約吃飯，他們笑笑的，心中

顫抖著。 

  

這平台是絕對不可能成功，他們都想。加入要繳月費，繳月費廣告還一堆，現在

免費 App這麼多，臉書社團加一加，明星都認識得到，交網友哪還需要繳錢？ 

  

「我這裡有七十六份，」慧美說，「扣掉看起來是假資料的，還有勾已婚的，剩

下大概一半吧！」 

  

「我拿到六十五份，」雲喬說，「能用的應該有四十多。」 

  

天氣漸暗，捷運轟隆隆進站出站的聲音在耳邊響整天，車廂關門前逼人的刺耳笛

聲唧唧作響，成了兩人繞樑三日揮之不去的洗腦歌。他們把問卷分類完塞入紙箱，無

用的那疊佔去最多空間，兩人都想著，一下午的時光就耗在這些空白上。 

  

問卷在紙箱裡躺著，這個時間，照理來說應該是可以下班了，然而公司恩准他們

不用回去打卡刷退已經是讓步，亂糟糟的帳棚、桌椅、人形立板，怎麼能就這麼丟

著？ 

  

下雨了。 

  

「今年也真是奇怪，」慧美說，「才九月，天氣怎麼那麼冷？風好大喔！中秋節

都還沒過耶。」 

  

「應該是因為颱風要來吧！」雲喬回答，「今天早上我看新聞說的，好像明天有

可能碰到台灣。」 

  

「是嗎？」 

  

「我每天都有看新聞，我知道。」雲喬受不了別人的質疑，說起話來語氣有點不

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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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有看，我房間聽得到你在看電視。」慧美說。 

  

「我也知道你每天早上有聽 ICRT，你開得很大聲，我房間都聽得到。」雲喬回

道。 

  

慧美不再多說什麼，兩人悶悶的各做各事，東西收完，該要去跟旁邊大樓借推

車，不然等一下讓貨車司機等，又要挨罵。兩人你等我、我等你的，颱風來襲前的外

圍環流呼呼吹風，薄牆噪音引發的紛爭在兩人之間僵持不下，雲喬怒火中燒，她已經

忍好久－她甚至不記得多久了，慧美的挑釁與肥胖一般無所不在。 

  

「你要不要去借推車？」雲喬終於開口，「剛剛來的時候是我借的，不然換你

去，司機大哥應該快到了。」 

  

「我怎麼知道要去哪裡借？」慧美淡淡的問。 

  

「就前面那棟大樓，勤僕天地。我剛剛有跟警衛說，回去的時候還要跟他再借一

次。」 

  

「那你剛剛幹嘛把推車還他？我們就用一個下午而已，收完再還回去就好，又不

是借兩三天，這裡空間那麼大！」 

  

「我把推車還回去是因為你說『要不然你先去還推車，我先開始發問卷好了。』

所以我就拿去還，記得嗎？」雲喬幾乎忍無可忍，「現在可不可以麻煩你去借，我剛

來的時候已經去過，換你了！」 

  

雲喬說完，回過頭去盯著慧美，一邊想，死胖子，難怪！ 

  

肥胖的慧美一向不好動，什麼都要雲喬去做，發號施令時乾乾脆脆的，明明都團

體邊緣人，慧美硬讓自己高出一截身分，是有雲喬這個婢女瞻前顧後服侍的大小姐。 

  

第一天進公司，有個員工曖昧的提醒雲喬要與慧美保持點距離，雲喬當時卻馬上

把話傳到慧美耳中，兩人在公司中自成一格的興風作浪，彷彿大學時期一樣。 

 

雲喬至此刻悔不當初，早知道趁機與她切割。 

  

慧美心中飛快轉著，當初自己瀟灑張揚的辭職去澳洲，卻落到不得不吃回頭草的

地步，雲喬大概也有聽說自己一些什麼。雲喬剛進來，還是有人在拉攏，如果不趁機

把握，多年交情說不定這場颱風吹吹便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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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那東西請你先顧著。」慧美陡然換一種語調，「天氣那麼冷，我順便去

買咖啡好了，現在第二杯半價，你也是一樣中熱拿嗎？」 

  

雲喬一怔，竟不知如何回應。只看見慧美揚起肥胖粗短的雙腿，快步往後頭的大

樓走去；大樓自動把慧美吃進去，灰陰的夜色隨風而至，雲喬呆呆站著，心想：居然

贏了。 

  

雲喬上次這麼威風，還是國小的時候，那時她當班長，在福利社大排長龍的隊伍

中，命令一個男生讓出位子，讓自己能打鐘前回教室。可憐的男孩子終於進門時，老

師還沒說話，她就舉手說：「老師，石全明去福利社遲到！」 

  

石全明是幫別人跑腿的，他家裡經濟狀況差，這樣多少能搜到一點碎錢。老師沒

說什麼，只叫滿手東西的石全明趕快回座位坐下。為這件事，雲喬整天都氣鼓鼓的，

凹陷的雙頰氣到發紅得發燙，整個人看起來容光煥發，氣色比平時好上許多。 

  

雲喬常常懷念起從前那段時光：從前的自己是受老師喜愛、讓同儕又忌又恨，她

擁有眾人的注目、擁有特權，午休時間她可以到教師辦公室找老師練習朗讀，不用像

其他人一樣留在教室打掃或睡覺；每學期她有兩次可以到校外參加區內賽與市賽，到

國三那次，她甚至拿了市賽第二名，上台北打全國朗讀大賽！ 

  

她每個字都查字典、沒日沒夜的練習，比賽前兩個禮拜，體育音樂美術課都不

去，只反覆唸誦著大會指定的四十篇稿子，唸到都能倒背如流，參賽前自信滿滿。 

  

賽前一天，雲喬患上重感冒；隔日國文老師帶著她北上，搭火車轉捷運，總共花

三個多小時，她咳得如此厲害、如此戲劇化，咳到都彷彿隨時要捧腹嘔血。她本是想

藉著咳嗽讓老師知道自己身不由己、別責怪自己臨陣失蹄；老師一看她那樣子，知道

不可能得獎，藉口怕被傳染，展現出冷淡。幾個月午休時間、放學後留下的密集訓

練，師生白忙一場。 

  

踏入國父紀念館會場時，雲喬邊咳邊讚嘆著，哇！那個場地真大啊！講台和觀眾

席都鋪上灰藍色的地毯，現場座位五百多個，參賽者站在一百三十五度扇形臺上往觀

眾席看，扇形的座位上滿滿的人，好幾台攝影機架著。 

  

她站上台開口，濃濃的鼻音卡著濃濃的痰，沒兩句就開始咳。敬禮時，台下掌聲

稀稀落落，幾個參賽者因她無法控制的破音笑出聲來。 

  

那天後她請了三日假，病養好回到學校，連導師都沒來關心她怎麼了。剩半年畢

業，不愛念書的成群結隊玩樂；拚考試的成群結隊念書，反正她都是被排拒在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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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喬升上高中後，第一學期朗讀比賽校內初選，國文老師直接指定自己的姪女參

加，當那個女生發著怪腔怪調在課堂上連篇誤讀《出師表》時，雲喬終於知道，長大

的世界是充滿不公不義，而她自己只是萬萬千千身陷不義的人之一。 

  

可雲喬不是會放棄希望的那種人，過往的光榮給她強大的信念，再克難的時候，

她仍深信自己註定會出頭。「大家等著看吧！」她總是這麼想，「你們這些人，到時

候不要來黏著我，當我出名的時候，你們只能在電視機前說：這個主播，當初我們同

班過。」 

  

一直到今天，雲喬站在大風中，看到慧美一手拉著推車、一手捧著兩杯咖啡，艱

難的往帳棚走來，她心中仍希望不滅。 

  

雲喬笑笑的迎上前去，卑微的道謝接下，問慧美說要給她多少錢。慧美揮揮手，

爽快的說不用了，這一瞬，兩人又回到小姐與婢女的地位。 

  

回家之前，慧美說想去喝一杯，雲喬實在累了，繃著臉答應。慧美似乎聽出雲喬

話有玄機，轉頭一看，雲喬瞪著自己，臉色刻薄得讓人吃驚。慧美嚇了一跳，又說：

「不然回去好了，我高跟鞋站整天，腳有點痛。而且颱風要來，感覺滿恐怖的。」雲

喬「嗯。」一聲，低下頭去。慧美走在前面，心想著，多年來，自己隨口提議過的事

情，有多少是雲喬口中答應了，表情卻是這樣毒恨的？ 

  

昨日的晚餐呢？前天請她順道買回的文具呢？上個月邀她去看的那場電影呢？當

年請她幫忙寄到澳洲的泡麵呢？明明猜到她想當主播（卻從來沒有說出口）仍煽動她

選擇的廣電系呢？這些時候，雲喬也是用這種表情答應、照做、然後詛咒般的狠狠在

背後瞪視自己嗎？ 

  

兩人走進公寓的時候，慧美無意識的「碰！」一聲重重扣上大門，平時雲喬會說

她兩句的，這次也沉默不語。 

  

雲喬連澡都沒洗就進房睡了，慧美躺在客廳舊沙發上邊滑臉書看些無關緊要的文

章，肚子咕嚕咕嚕叫起來，還沒吃晚餐呢！真餓。慧美本想叫雲喬問，側耳聽見雲喬

房中死氣沉沉，打開冰箱全空的，正想獨自起身外出覓食時，又想，雲喬等會兒起

床，哪怕只是聞到房中殘餘的肉菜香、見到垃圾桶裡的便當盒，不知話中又會夾帶多

少芒刺？ 

  

「如果還在澳洲的話......。」慧美又不禁想像，似乎此刻若在澳洲，便不用處理

這種枝微末節的鳥事。然而，慧美當初在那裡也過得糟、戀情談得半調子、更不用說

結交到什麼知心朋友，不過當時心境不同，反正身在異鄉，對不順眼的人事物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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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了再也不見」如此這般，姿態頗為孤傲；如今撤退回台，疆土只剩一小塊、盟

軍也只有雲喬一人，不能這樣了。 

  

又或者幫雲喬買一份？慧美對雲喬的口味瞭若指掌，雲喬外食幾乎只光顧巷口那

家麵攤，點餐就是小乾拌麵加蛋，叫的滷菜也都固定。雲喬多年來在工作上流離、以

致於生活上極度追求固定感，就連網購取貨的超商都只僅此一家，明明公司附近超商

林立，上班時偷溜下樓幾分鐘就能提早拿到的貨品，雲喬卻莫名堅持只在住處旁的超

商取貨，兩人合購什麼時，若是雲喬代訂的，總晚別人半天到手。 

  

慧美打定主意出門往麵攤去。麵攤老闆娘一見她，忙亂亂的問：「小餛飩麵細

麵？」慧美尚未回答，老闆娘已經把一團細麵丟到滾沸的湯鍋裡煮，轉身往冰庫拿餛

飩。慧美看著老闆娘才收錢找錢的雙手往麵裡抓，微覺火光。自己累了一天，在冷冽

的夜裡忍著雨出門就餐，還沒開口，要吃什麼別人都決定好了。 

  

「一樣切兩片海帶三個豆干加燙青菜？那你朋友呢？等一下來？還是今天帶

走？」老闆娘又問，邊問，摸完細麵和餛飩的雙手伸到桌上玻璃廂裡，拿起海帶豆干

切細、擺盤、澆上醬油灑上蔥花。 

  

慧美不發一語轉身走掉時，老闆娘還笑嘻嘻的說，來拿的時候再給錢就好。到下

次，當慧美雲喬又一起到這麵攤吃飯，老闆娘換一副臉色，慢條斯理的讓兩人等，慧

美開口說：「一樣！」的時候，老闆娘問：「一樣什麼？」暗中想：一樣不來拿嗎？ 

  

慧美最後到便利商店胡亂買個微波義大利麵，在店裡便吃飽，回住處時聽見屋裡

傳來電視聲音，雲喬已經醒過來，慧美則雙手空空，想半天，賭雲喬不會起床，這麼

小的事都賭不對，自己這些年來真是不順利到家。 

  

雲喬死死的盯著電視螢幕看，慧美剛出門時又甩門，她因此被驚醒。慧美甩門這

壞習慣從兩人同住之初就有，雲喬每過一陣就提，提數十次，慧美依然如故。雲喬甚

至想，慧美會不會其實是故意的？兩人難免有些口角時，慧美便甩門大聲到整棟樓都

聽得到，雲喬心中有氣，便會偷偷潛入慧美的房間，拿走些髮夾、襪子、眉筆之類的

小東西作為報復。慧美有時談起自己掉東西，雲喬推說不知邊覺得良心不安，乘空又

放回原位。 

  

播報著新聞的蕩婦同學滿臉憔悴，這期數字週刊拍到蕩婦與有婦之夫幽會，正在

峰頭上。指責多年的蕩婦總算得到大眾認可，兩人都有種沉冤得雪的痛快。 

  

蕩婦主播正殷切提醒颱風將至、北市居民需慎防災禍，半晌，慧美意味深長的

問：「現在雨還小，我們去買點東西好了，明天說不定會放颱風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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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喬坐著不動，突然一陣情緒上來，有點想哭。自己說不定一輩子就這樣了，得

和慧美相互守著，在他人面前演手帕交，回到住處鬥角。平輩堂表弟妹們，早婚的小

孩都已經念到幼稚園大班，自己卻仍這般耗著，看著奢望卻從不敢說出口的美夢越飛

越遠，遠成慧美轉過身時背著她的蔑笑。 

  

成名要趁早，自己是晚了，也還沒成名。 

  

當晚，兩人各自回房以後，外頭風呼呼吹起，窗框被強風震得吭啷作響，兩人都

睡得不大好，半夜時，慧美滑手機看到隔天停班停課的消息，明明意料之中，仍佯作

驚喜的在臉書上 po 了一行「感謝台北市政府！賺到一天假。」沒幾秒，雲喬按了個

讚，同事在他處看到，嘖嘖稱奇，想不透這兩人到底看到彼此有哪裡好，怎麼忍受得

了？ 

  

日子流水一樣過去，蕩婦主播消聲匿跡再重出江湖，事業竟攀高峰，乾脆辭去新

聞工作，專心主持跑通告，當起全職藝人來；慧美雲喬仍同住著，有時，慧美說起自

己計畫到國外拿碩士學位，這次是美國、下次是加拿大、有時還說到歐洲去，雲喬順

她的話厭厭的應付的央求說：「那你要記得寫明信片給我喔。你上次去澳洲，都沒有

寫給我。」 

  

慧美隨口允諾，答應時心中滿滿不耐煩，藉口買個什麼，起身出門了。 

 


